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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涉及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数量、特征和条件方面缺乏一致稳健的统计数据，近期针对新就业形

态的循证决策受到制约。本技术简报介绍了欧盟国家在为监测平台经济从业人员就业和社保状况采取

的国家政策上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同时论述当前国际上为协调不同方法所做的工作。最后，简报参照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采用的方法论对中国平台就业人员进行调查，并在结语部分表明该方

法合理推动了中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国家监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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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与数字平台从业人员数量、社会经济特征和工作条件相关的统计数据缺乏一致性、稳健性和可比性，

目前针对新就业形态展开的循证决策受到阻碍。例如在 2016 和 201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查了 40 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测度实际情况，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在该

领域的进展缓慢或没有将其作为国家统计数据中的重点（IMF 2018）。 

本篇统计综述是“以平台从业人员、农民工和女性为侧重，评估中国对非标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覆盖以

及缩小覆盖差距、提升社会保障待遇可转移性的措施”研究项目的部分内容，本项目受国际劳工组织

（ILO）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委托，并由欧盟提供资金支持。2020 年 9 月至 11 月，

项目成员赴浙江、四川和广东三省与负责社保工作的地方政府官员共同展开实地访谈。访谈会议中指出，

对于非标准就业形态（NSFE）和平台经济从业人员的就业及社保覆盖情况，目前仍缺乏协助政策制订

的管理数据和具备可比性的调查数据。 

本技术简报旨在为人社部和中国省级政府官员就建立一种 NSFE 与数字平台从业（DPE）人员就业及社

保状况通用监测框架提供建议，进而协助政策制定。ILO1认为非标准就业形态是对偏离标准就业的不同

就业安排的总称，包括临时就业、兼职工作和随传随到性工作、中介临时工和其他涉及多方雇佣关系的

工作，以及变相就业和依赖性自雇就业。非标准就业的主要特征在于数字劳工平台，其中工作依托线上

平台和实地平台两种媒介。因此，平台就业人员通过应用软件或网站进行个人和客户的匹配，从而提供

服务换取报酬，服务范围涵盖运输、编码、产品说明撰写等多种类型 （见附录 1 术语表）。 

本文第一节分析监测框架在落实国际劳工标准（ILS）中发挥的重要意义，以及在不考虑雇佣状态的情

况下对所有工人就业和社保状况的监测重点；另外还阐述了欧盟对此采取的方法。本文第二节，即文章

的主体部分对不同方法论——用于对 NSFE 和 DPE 从业人员的数量、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保覆盖质量进行

数据采集和统计——对优势和劣势作出了简要综述。本节分析方法论设计中出现的取舍协调和良好实践，

并建议综合多种方法搭建国家监测框架。最后两节讨论如何在中国即将开展的针对性调查中吸取相关

经验教训，并就在中国建立评估 NSFE 和 DPE 从业人员就业和社保状况的监测框架给出建议。 

为什么监测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就业和社保状况？ 

社保监测与评估框架为决策制定者实施社保政策及相关战略提供指导，通过阐明制度安排和数据来源 

提供信息并追踪战略实施进展。国际社会保障标准表明，监测是逐步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关键。根据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政府有责任对社会保障权的实现过程进行进展监测，且应当通过明确影响职责开

展的因素和困难继续推动监测实施（CESCR 一般性意见 19, 第 39 条）2。ILO 在《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

 

1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non-standard-employment/lang--en/index.htm  

2 https://socialprotection-human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CESCR-General-Comment-19.pdf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non-standard-employment/lang--en/index.htm
https://socialprotection-human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CESCR-General-Comment-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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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第 202 号）3中鼓励各国由国家通过的适当机制监测在实现国家社会保障扩展战略目标中取得的

进展。为此，各国需定期采集、汇编、分析并发布适当范围的社会保障数据、统计结果和指标，尤其是

在按性别分列的情况下（第 3, 19, 21 款）（ILO 2017, ILO 2019）。 

当前非标准就业形态（NSFE），尤其是数字经济平台（DPE）就业发展迅猛，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提速增长4。迄今证据表明弱势工作者，特别是自雇人员和 DPE 从业人员在疫情危机中首当其冲（ILO 

2020 & OECD 2020）5。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逐步向在过去几十年中未被纳入覆盖的群体提供社

会保护并加速扩大该群体参保覆盖面6，结果喜忧参半。由于 NSFE 中的工作多以活动和任务为导

向，工作期限较短且工作更换频率较高，因此对 NSFE，特别是 DPE 从业人员的界定比对其他工作者更

加困难。这些特性赋予 NSFE（尤其是 DPE）一种“隐藏”属性，例如传统的统计工具无法充分捕获这类

工作者的人口、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特征。ILO 在 2020 年普查“在不断变化的前景中促进就业和体面

工作”中指出“模糊隐蔽的雇佣关系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数量、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整体经济和社会

政策”。 

ILO 和欧盟政策强调需向所有工人提供充足有效的社会保护，不论他们的就业状态如何。例如《社会保

护底线建议书》第 6 条中指出成员国至少应向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居民和儿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担

保。第 15 条指出社会保障扩展战略应同时适用于正规和非正规经济工作者。同样，欧盟委员会在 2019

年 8 月通过的关于向工人和自雇人员7提供社会保护的《建议书》（2019/C 387/01）中强调，确保“所有工

人，不论雇佣关系类型，和自雇人员”均获得有效覆盖（EU 2019,第 9 条）。然而，ILO 和欧盟认识到社

会保障体系最初是为持有“标准雇佣关系”的工人建立——这之间隐含了一种长期的全职工作关系，可能

会导致其他群体的覆盖面缩小。因此，它们一致认为如果将 NSFE 和 DPE 从业人员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

系，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可能需适应现行法规或经办管理流程8。（EU 2019 & ILO 2020）.  

由此，监测 NSFE 从业人员的就业及社会保障状况是测量现行政策工具的效力和效能，并继续寻求方法

以完善政策设计和实施的关键。ILO《雇佣关系建议书》（第 198 号）第三部分重点提出建立一种监督劳

动力市场动态的机制，建议应在国家政策中设立一个适当的制度框架，或利用一个现有框架对劳动力市

场和工作组织的动态进行监督审查，并为采取和落实涉及雇佣关系的措施拟定咨询意见（第 19 款）。

例如在丹麦，政府、社会伙伴和青年代表共同设立了改革理事会，以考察更加灵活的就业方式并对自雇

人员和临时工的社保待遇作出审查（ILO 2020:145）。 

 

3在扩大社会保障的战略之内向成员国提供实施社会保护底线的指导，逐步并最大限度地确保民众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4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what-have-platforms-done-to-protect-workers-during-the-

coronavirus-covid-19-crisis-9d1c7aa2/#section-d1e187  

5 同上. 

6 同上. 

7对“工人”的定义随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异，ILO 认为“自雇人员”属于工人，欧盟建议书则倾向于将二者区别定义: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H1115%2801%29  

8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Emodule.action?id=6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what-have-platforms-done-to-protect-workers-during-the-coronavirus-covid-19-crisis-9d1c7aa2/#section-d1e187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what-have-platforms-done-to-protect-workers-during-the-coronavirus-covid-19-crisis-9d1c7aa2/#section-d1e187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H1115%2801%29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Emodule.action?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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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123RF.com 

监测平台从业人员的人口和就业特征具有多方面益处，例如帮助理解该类型劳动人口的异质性，同时政

策制定者得以捕捉其工作模式的量变和质变，进而预测对社保政策设计和实施的调整需求。 

监测有助于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例如 DPE 从业人员正趋于年轻化还是年长化？以男性还是女性居

多？从业人员是否有子女？教育水平较高还是较低？根据欧盟 2017 和 2018 年协同经济调查

（COLLEEM）得到的纵向数据，年轻女性平台从业人员的比例逐年增长。 

COLLEEM 等纵向调查同样有助于了解新增平台从业人员中是否始终包含同一个体，又或 DPE 是否作为

从事其他就业形式的跳板。此外，数字平台经济中包含多种收入水平，因此有必要评估因从事此类活而

陷落入贫困的人口，或面临陷入极度或相对贫困的风险；反之，DPE 也可能为家庭带来重要的收入补充。

就社保政策而言，了解特定风险的分散状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DPE 面临哪些主要风险？存在哪些重点

需求？由此引发的更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比如这些风险是否会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或工作环境压力

的增大而发生改变？ 此外，我们还需能将平台从业人员发生任何特定风险的几率与社保参与度相关联，

进而可以了解社保缺失或参保对工人收入的影响，比如按风险类型和性别对其划分。 

因此，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和计划需要稳健实时的数据支持。与之相似，国际社会追踪全球社会保护进展

的能力有赖于国家统计系统提供相关数据的能力。可持续发展（SDG）目标第 1.3 项即是“执行适合本国

国情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最低标准，到 2030 年在较大程度上覆盖穷人和弱势群体”。SDG

目标受 ILO 监管并以指标 1.3.1 为衡量标准，即“社会保护底线/体系覆盖的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并区分

儿童、失业人员、老年人、残疾人、孕妇、新生儿、工伤受害者、穷人和弱势者”。另一项重要目标—

—SDG 目标 3 旨在“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具体目标 3.89指出“实现全民健康

保障，包括提供金融风险保护，人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优质和可负担的

基本药品和疫苗”，各国负责向联合国汇报上述指标进展的国家主管机关需设立稳健详细的监测体系10。 

 

9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3&Target=3.8  

10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w4sd/themes/sp-floor/WCMS_560732/lang--en/index.htm  

预计 2021 年中国共享经济增速将 10-15%。2020

年中国平台经济中的服务提供者和员工分别达到

8400 万和 631 万人，疫情期间，直播电商/培训/

教育和在线医疗服务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 

信息来源：《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Text=&Goal=3&Target=3.8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w4sd/themes/sp-floor/WCMS_560732/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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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率先提出针对所有工人和自雇人员设立社会保护

跨国监测框架。欧洲理事会采取了欧盟委员会关于提

供社会保护的建议书（2019）中的内容11，建议成员

国确保所有工人和自雇人员可以参与社会保障计划

（弥合与正规工作者的覆盖差距），逐步建立可保

留、可累积或可以在不同计划间转移的权益（提升有

效覆盖面），领取充足且实时的待遇并适当缴费（充

足性），以及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透明性）。

2020 年，欧洲社会保护委员会指标小组（ISG）对监

测框架 0 版本展开试点12，该版本框架将对目标实现过

程中取得的进展进行追踪；2021 年，完善过后的劳动

力调查将能够抓取更加多元的就业状态，并对临时性

就业或依赖性自雇就业等就业类型的普遍程度作出测量，同时保持工作投入以更好掌握平台型就业。 

关于数字平台就业的数据采集方法 

统计部门和研究人员在采集 NSFE 与 DPE 相关数据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信息汇集渠道包括： 

- 对某一类人口的抽样调查，该调查可识别平台雇员（综合运用多种 DPE 识别形式）。 

- 线上开展的针对性和部分针对性调查，可能由数字平台自身进行 

- 政府或平台采集的管理数据 

- 可替代数据源，如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调查和网络抓取（网络收集或网络数据提取） 

恰当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目标、信息资源和研究人员面临的取舍。 

例如传统的调查方法适用于测量数字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与其收入结构，同时有助于提供不同国

家的对比统计数据。同样，以调整后的劳动力调查统计数据衡量 NSFE 和 DPE 将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关注

的焦点，即调查比较所有工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不论其就业状态如何。全国抽样调查中包含与

NSFE 和 DPE 相关的问题或特定模块，该调查一年开展数次并能高效监测 NSFE 和 DPE 所有从业人员的

就业及社会保障趋势。 

然而，由于这些调查并不特意针对非标准就业形态和数字平台就业展开，因此可能出现数据颗粒度较差

的问题。尽管针对 DPE 的调查抽样有限，但相较传统的统计方法它们可以提供更多深层信息，例如从

业人员对平台收入的依赖程度、工作习惯、工作条件和福利。 

接下来的几节介绍此类数据的采集策略、国际案例及相应汲取的经验教训。 

 

11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478&furtherNews=yes  

12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363&furtherPubs=yes 

欧盟社会保护委员会现已研发出一种监测工

具，可用于识别欧盟关注的年度重点社会趋

势。该监测工具的仪表板包含多项指标，指标

列表请访问：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employment-

and-social-inclusion-indicators/social-protection-

and-inclusion/sppm 

选用这些指标的原因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的关系参见：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

/publication/7cc15f72-ec38-11e6-ad7c-

01aa75ed71a1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langId=en&catId=89&newsId=9478&furtherNews=ye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employment-and-social-inclusion-indicators/social-protection-and-inclusion/sppm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employment-and-social-inclusion-indicators/social-protection-and-inclusion/sppm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employment-and-social-inclusion-indicators/social-protection-and-inclusion/sppm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7cc15f72-ec38-11e6-ad7c-01aa75ed71a1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7cc15f72-ec38-11e6-ad7c-01aa75ed71a1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7cc15f72-ec38-11e6-ad7c-01aa75ed7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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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 NSEF 和 DPE 工作的数据采集方法 

 

 

传统的统计调查 

劳动力调查和家庭收入及预算调查 

传统的可用于识别 DPE 的抽样调查包括国家劳动力调查和家庭收入及预算调查。受上述调查的结构影

响，只有当明确问及关于平台型工作或平台收入的问题时才可能识别出 DPE。劳动力调查中设置的标准

问题（如附录所示）通常可以通过工作关系特征（如合同类型和工时）的认定识别 NSFE 或自雇就业，

因而照此无法对 DPE 进行区分。此外，如果调查对象不将自己的平台活动视为就业（例如调查对象仅

提供临时服务或将其作为本职以外的工作），那么调查将把他们归为无工作人员，同时与就业相关的问

题将被跳过。最后，如果劳动力调查设置的基准期较短，则可能不会将间歇性就业算入其中，但在连续

性调查中该问题相对较少。 

至此，仅少数国家（加拿大、中国、丹麦、芬兰和美国）在调查中设计了关于数字平台就业的具体问题

（见附录中的概述），大多数国家则在原有劳动力调查中临时增添与替代性就业形式（含 DPE）相关的

模块（Tinonin 即将出版）。仅中国和美国在各自的主要调查问卷中设置反复出现的问题。中国国家统

计局在网上发布了调查问卷13，其中与平台就业相关的问题摘录如下： 

表 1 中国劳动力调查关于平台就业的问题 

27.您是否有通过互联网承接的业务（本人承接业务）？ 

①   是 

 

13第 9 页 （问题）；第 29 页（解释说明）: http://www.stats.gov.cn/tjsj/tjzd/gjtjzd/202006/t20200619_1769484.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tjzd/gjtjzd/202006/t20200619_1769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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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否→问题 28 

27.1 主要从事以下哪一类？ 

a.承接生产订单（如实物生产、软件编程） 

b.商品交易（如微商、淘宝） 

c.金融服务（如互联网小额贷款、互联网保险代理） 

d.用车服务（如快车、专车、代驾） 

e.物流服务（如送外卖、快递、货运、跑腿、代办） 

f.生活服务（如餐饮、家政、家庭旅馆、农家乐） 

g.知识、技能、娱乐、广告等服务（如网络教育、医疗、咨询、网络编辑、网络维护） 

h.其他（请注明） 

信息来源: 中国劳动力调查, 2020 

在劳动力调查中统计部门主要采用两种14测定工作（包括数字平台就业）的方法：基于收入和基于工作

的统计法15。基于收入的统计法即询问基准期内调查对象是否从 DPE 中获得收入，用该方法识别平台从

业人员一般需要长达 12 个月的基准期，示例如下: 

表 2 瑞士劳动力调查为识别平台从业人员设计的问题 

问题 回答 

网络平台和应用软件为创造新收入提供了可能，您通过平台与客户联系且通常直接从平

台获取报酬。 

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爱彼迎（Airbnb）或 Flipkey 等网络平台向他人出租房间、公

寓或住房？ 

1 是 

2 否 

8 不清楚 

9 不适用 

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 Uber 或 Lyft 等网络平台或应用软件提供出租车服务？ 1 是 

2 否 

8 不清楚 

9 不适用 

 

14第三种基于工作位置的方法出现在 Tinonin（即将出版）的研究中，但经过与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商讨，作者认为该方法无法将

DPE 数字工人与远程办公人员和居家工作的自雇人员，因此迄今为止仍未获得统计学家的支持。 

15与 ILO 统计部展开的关键人物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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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网络平台提供其他类型的服务，例如保洁、手工制作、送货服

务或在线编程？  

1 是 

2 否 

8 不清楚 

9 不适用 

通过网络平台或应用软件提供服务获取的报酬在您的收入中占多少份额？ 比例为 % …. 

998 不清楚 

999 无答案 

信息来源：瑞士劳动力调查问卷（2019）16 

基于职业的统计法将DPE概念化为一种就业形态，询问基准期内调查对象是否参与此类工作。美国当前

人口调查中的临时工补充调查采取的基准期较短，仅为一周。基准期较长会导致DPE预估从业人数中间

歇性平台从业人员的比重增加，但因时间较久调查对象可能难以记起期间经历，统计结果恐无法做到完

善有力。由于在基于职业的统计法中所设计的问题通常是关于调查对象主要及次要就业形式的细节（至

少适用于DPE为首要或次要工作的观测）。美国临时工补充调查采用基于职业的统计法，相关内容如下： 

表 3 美国临时工补充调查为识别平台从业人员设计的问题 

问题 回答 

部分人员通过在应用软件或网站上发布的仍然有效的企业列表承接短期线上任务或项目，

任务执行全部线上完成并由企业协调工作付款，例如数据录入、文本翻译、网页或软件开

发、图形设计等。 

（您/姓名）上周是否从事任何符合以上描述的工作？ 

1 Yes 是 

2 No 否 

这是（您/姓名）的（工作/（主要工作,第二职业））还是（其他）为赚钱承接的额外工作

？ 

1 主要工作 

2 第二职业 

3 其他 

信息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 

基准期不同导致对 DPE 的预测结果出现差异（表 4） 

 

16 Available at: https://www.bfs.admin.ch/bfs/en/home/statistics/work-income/surveys/slfs.assetdetail.8467225.html 

 

https://www.bfs.admin.ch/bfs/en/home/statistics/work-income/surveys/slfs.assetdetail.8467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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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基准期产生的平台型工作预测结果差异 

信息来源：Pesole 等（2018），Urzì Brancati,  Pesole & Fernández Macías （2020）, ILO （2021:49） 

尽管在现行研究中另加入所需模块降低了成本且劳动力调查的样本容量往往非常庞大，但至少从欧盟的

情况来看，像平台从业人员这类极小众群体的具体特征仍将缺乏统计精度。 

根据关键人物访谈，欧洲统计局（欧盟委员会的统计主管机构）正计划在欧盟劳动力调查（EU-LFS）

中临时新增一项 DPE 模块。该模块目前正由专责小组负责研发，预计将于 2020/21 年在部分成员国投入

测试。 

欧盟统计局计划在其调查问卷中综合运用基于工作和收入的统计方法，表示两种方法可以进行有效互补。

由于 DPE 具有灵活性，工人可以动态加入或退出平台，因而根据基于收入的统计法中较长的基准期，

即使是未在上一年连续使用平台的工人也将被识别为 DPE 从业人员；而作为补充，基于工作的统计法

将提供基准周内承接 DPE 工作的人员信息。因此，两种方法的结合有助于将从事 DPE 工作的频率与一

般就业信息相关联，同时连接与工人的主要工作和/或第二职业相关的信息。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调查 

ILO 在整理各国为测定 DPE 采取的国家战略时发现，在欧盟，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是此类信息的第二大

来源（Tinonin，即将出版）。根据相应的案头审查，现已有 10 个成员国采用欧洲统计局关于“2014-

2019 年家庭及个人对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使用情况”问卷调查表范本，包括丹麦、芬兰、德国、

希腊、荷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典。这些调查就技术和网络在人口中的接入及使用情况进行了估

测，与 DPE 相关的两项问题如下（欧洲统计局，2019）： 

表 5 欧洲统计局关于 ICT 适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范本中涉及 DPE 的问题 

问题 回答 

过去 12 个月您是否通过中介网站或应用软件（如“跑腿兔”、“亚马逊土耳其机器

人”等网站）获得付薪工作？（职业介绍所的网站除外） 

1 是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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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 您能否明确该工作属于: 

a) 主要收入来源 

b) 额外收入来源 

   

  

信息来源: 欧洲统计局（2019）: 欧洲统计局对家庭和个人 ICT 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范本 

在 ICT 调查中加入上述问题可证明有助于预测 DPE 发生率，并能与劳动力调查及行政管理资料得出的

预测结果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然而，由于这些调查的侧重点不在就业本身，它们对工人特征及条件状

况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 

从抽样调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劳动力调查和对人口的 ICT 使用情况调查为掌握数字平台就业（DPE）的发生率提供了有效信息，但在

创建稳健且可比较的 DPE 信息方面仍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 

首先，对 DPE 含义的理解是统计学家和调查对象共同面临的难题，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经历即是证明：

许多调查对象不清楚问卷中“数字平台就业”的含义，导致过度报告的案例极高；去掉明显的假性肯定17

回复后预期参与数字平台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将从 3.3%下降至 1%（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调查实施

之前通过潜在的调查对象测试问题的可理解性和作答性称为认知测试，该测试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问

卷成功率但不能保障最终结果。例如劳工统计局在正式的实地调查前进行了两轮认知测试，但在调查实

施后仍表示问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援引国内知名公司的名称可能有助于调查对象理解数字平台就业的

含义，如兰德-普林斯顿美国生活调查小组（Katz & Krueger 2019）、芬兰劳动力调查（芬兰统计局，

2018），或欧洲统计局关于家庭和个人 ICT 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表范本18中的做法。然而正如美国劳工

局（2018）指出的那样，援引特定的平台名称可能导致不在问题之列的公司员工漏报信息。 

表 6  所选调查中向调查对象解释 DPE 概念的几种做法 

调查 问题 回答 

美国劳工局当前人

口调查（2017） 

部分人员通过在应用软件或网站上发布的仍然有效的企业列

表承接短期线上任务或项目，任务执行全部线上完成并由企

业协调工作付款，例如数据录入、文本翻译、网页或软件开

发、图形设计等。 

 

1 是 

2 否 

3 不清楚 

美国生活调查小组

（2018） 

您上周开展的零工、HITS 或其他付薪工作中是否有通过线

上应用软件承接的工作，例如“跑腿兔”或“优步”？ 

 

1 是 

2 否 

 

17 例如理发师和警察报告称完全通过线上平台型工作 

18 问卷调查表范本详情请访问: https://circabc.europa.eu/faces/jsp/extension/wai/navigation/container.jsp 

https://circabc.europa.eu/faces/jsp/extension/wai/navigation/container.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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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统计局关于家

庭和个人 ICT 使用

情况的问卷调查表

模板（2019） 

过去 12 个月您是否通过中介网站或应用软件（如“跑腿兔”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等网站）获得付薪工作？（职业介

绍所的网站除外） 

1 是 

2 否 

芬兰劳动力调查（

2017） 

过去 12 个月中您是否通过以下平台型工作或从中赚取收入

？ 

 

1 爱彼迎 

2 优步 

3Tori.fi/Huuto.net 

4 已解决 

5 其他平台 

6 以上均无 

德国经济研究所社

会 经 济 调 查 小 组

(2020) 

互联网提供了多种无需雇佣即能赚取收入或补充收入的机会

，例如在某网站或应用软件上销售商品、出租或提供服务。

自 2019 年 1 月起您是否使用应用软件： 

Q105 销售商品（二手/新货/自制）? 

Q109 出租（房间, 地产或汽车）? 

Q113 提供服务 （维修, 手工制作, 编辑或编程）. 

1 是 

2 否 

信息来源：见左列标注的调查问卷 

O’Farrell 和 Montagnier （2020）的研究以及关键人物访谈中均指出，样本容量的问题阻碍了调查提供该

类人群的详细信息。由于 DPE 工作者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较小，调查样本的观测例数自然也随之较低

（样本庞大的劳动力调查也不例外），从而导致关于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特征和工作条件（包括获取的社

会保障）的描述性统计可信度有限。  

针对性调查 

近年来学术机构、国际组织和专家小组对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特征和工作条件的关注激增。由于传统的抽

样调查方法存在多方面局限，研究人员逐渐采取 a）直接通过平台公司或 b)在其他线上渠道发问卷的方

式对平台从业人员展开针对性调查。 

通过平台公司开展调查 

2015 年 ILO 针对两家主要的劳工平台——CrowdFlower 和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MT）进行了首个

众包调查（Berg, 2016）。调查以任务的形式在平台发布，共分两轮且每轮过后分别付给调查对象 1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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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3 美元的报酬，最终共有来自美国和印度的 1,167 名工人参与调查19。除了人口信息和标准劳动力调

查中的问题，ILO 还在此次调查中询问了工人的收入保障和社保获取情况，以及平台的优点和可以完善

的地方。调查结果强调了在衡量（以及概念化）DPE 从业人员社会保护方面面临的一项挑战：以数字平

台型工作为主要职业的工人和在从事数字平台型工作的同时具备标准就业的工人在社会保护覆盖面上存

在巨大差异。以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人社保稳定性较差，其中向社保基金缴费的人员比例仅为

9.4%，而在同时从事另一份工作的工人中该比例达到 77%（Berg 2016）。该调查为衡量数字平台从业

人员社会保护带来启示：纳入覆盖并不一定意味着从 DPE 中获得社会保障，也可能是出自其它活动；

或许对问题的设计必须更加深入，以明确缴费出自哪种收入来源。2017 年 Berg 和 Rani 再次实施了 ILO

的众包调查，此次调查的样本容量大于之前（N=3,345），覆盖了更多就业平台（AMT, Crowdflower, 

Prolific, Clickworker, Microworkers）并有来自更多国家的工人参与。 

2020 年 ILO 向 100 个国家的 12,000 名工人、70 家传统公司、16 家平台公司和 14 家平台工人协会展开调

查——形成迄今为止关于 DPE 最全面的报告（ILO, 2021）20。本次调查采取了多种方式的抽样和调查对

象征集，包括借助线上应用软件和传统的线下调查。如 ILO 此前在采集数字平台从业人员数据时的做法，

调查询问了人口特征、工作条件和社保获取情况，并采取了定性和定量问题相结合的方式。报告揭示了

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对全球工作造成影响。尽管 2020 年数字平台的劳动供给急剧攀升，但需求出现下降

并向与软件开发和技术有关的任务转变。平台过量的劳动供给已引发工人间的竞争，在为任务“一争到

底”的情况下这进一步加剧了工资下滑。 

Hall 和 Krueger （2017）对美国 600 余名优步司机进行了调查21，并将调查数据与平台对司机的匿名管理

记录相结合。该调查通过优步应用软件展开，旨在了解司机特征以及与公司合作的动因，同时将他们的

人口特征与从其他抽样调查中获得的其他工人的特征进行比对。 

ILO 对中国三大数字劳工平台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J. P. Chen 2020）。符合资格要求的工人

（年满 18 岁且在平台上的注册时间不低于 3 个月）可领取任务，填写发布在三个平台上的调查，问卷

完成后可获得 20 元（约合 2.8 美元）奖励。 

根据 ILO（2021:51），一般定义和方法论方法的以及部分平台的不透明对预测经由数字劳工平台获得工

作的工人数量造成阻碍，因此呼吁数字劳工平台实现透明管理并披露通过平台就业的人员数量 

在线调查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劳科院）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调查对象招募策略。2019 年劳科院在中

国主要的问卷平台“问卷星”上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调查共发出 2,148 份问卷，发放对象包括 5 类平台

从业人员：平台公司员工，被派遣执行平台型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员工（如线上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19 例如工作时间、主要或第二职业等。 

20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21/WCMS_771749/lang--en/index.htm 

21 该调查由 Benson 调查组展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bsgco.com/uber 

https://www.bsgco.com/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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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个人平台店主，个人平台店员以及其他平台从业人员（例如微信公众号运营商、网络主播等）

22。 

另一项研究（Liu & Chen 2020）以线上招募与访谈和传统的滚雪球式招募与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对中国三座城市（北京、杭州和成都）的四类数字平台雇员（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和电商

工作者）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调查23，时间为 2018 年 7 月至 9 月。由于大多数平台从业人员没有固定的

工作场所，随机抽样法难以实施，因此调查通过电话或在线下单的方式招募调查对象并向他们解释研究

目的。最先同意填写调查问卷的 12 人（每个城市中一种职业选择一人）成为首批调查对象，之后研究

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旨在了解调查对象获得的不同社会保护水平。研究在每座城市针对每种数字平台职

业选取了 30 名受访者，共计 360 人，其中 344 人以面对对面的方式完成问卷，16 人为方便起见在线完

成问卷。 

ILO 提交的另一份报告同样采取了在线调查结合滚雪球式方法。Aleksynska, Bastrakova 和 Kharchenko

（2018）通过三种策略招募到乌克兰的数字平台从业人员：a）在乌克兰的三大主要线上劳工平台

（Kabanchik.ua, Freelancehunt.ua 和 Upwork.com 乌克兰分公司）和以风格针对自由职业者的脸书小组发

布在线调查；b）从 InPoll 的互联网用户名录选择参与者；c）滚雪球策略（受访者将该调查推荐给潜在

的调查对象）。调查最终留有 1,009 份观测例数，调查问卷是根据 ILO 众包调查改编的乌克兰版众包调

查。 

部分针对性调查 

其他调查在关注数字经济的同时还旨在覆盖本国至少处于劳动年龄的互联网用户，因此调查形式介于

传统的大规模调查与针对性调查之间。典型案例如 COLLEEM 调查——由欧洲理事会执行的一项关于扩

大所有就业类型人员社会保护的行为调查，以及英国特许人事发展协会（CIPD）开展的零工经济调查，

二者均采取了大规模在线调查的形式，但同时设定了收集数字经济（包括但不限于 DPE）信息的具体目

标。 

欧盟开展的 COLLEEM 调查旨在填补数字平台就业在发生率和就业特征上的数据缺口（Pesole et al. 

2018）。调查样本取自 14 个成员国在市场上可售的互联网用户清单并在 2017 年收集了超 32,389 名调查

对象的信息（Brancati 等 2019; Pesole 等. 2018）COLLEEM 调查以基于收入的统计法筛选平台就业人员，

不设固定的基准期（您是否曾...）并对可通过应用软件开展的不同活动进行了区分。尽管问卷列出了销

售、货物租赁、地产出租等一系列活动，但在分析中仅将那些提供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和执行任务的

工作视为数字平台就业（Tinonin，即将出版）。 

 

22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

beijing/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9026.pdf  

2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0736995_The_disembedded_digital_economy_Social_protection_for_new

_economy_employment_in_China/link/5e9eafd6a6fdcca7892beb70/download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9026.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9026.pdf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0736995_The_disembedded_digital_economy_Social_protection_for_new_economy_employment_in_China/link/5e9eafd6a6fdcca7892beb70/download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0736995_The_disembedded_digital_economy_Social_protection_for_new_economy_employment_in_China/link/5e9eafd6a6fdcca7892beb70/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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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识别非标就业人员，该研究采用了非比例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并特意对比了失业人员、标准就业

人员和非标就业人员（包括数字平台就业及自雇人员）获得的社会保护的差异。调查收集了来自 10 个

欧盟国家的 8,000 名受访人员信息，设计的问题包括对社会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在职业选择与获得社

会保护之间的抉择等。调查结果表明，与同龄人相比，年轻群体和非标就业人员获得的社会保护相对不

利。2018 年第二次 COLLEEM 调查（Urzì Brancati, M.C., Pesole, A., Férnandéz-Macías, E. 2020）共收到

38,022 份调查反馈，调查对象为 16 个欧盟国家的 16-74 岁互联网用户。COLLEEM II 中加入了纵向量，

可以此分析个人进出平台型工作的转变。调查着重关注 2017 年从事平台型工作并在 2018 年再次接受采

访的人员，结果发现其中有 41.4%的人仍作为平台从业人员，58.6%的人已经退出；高退出率表明许多

人可能仅仅在尝试平台就业，但发现报酬有限，不足以作为一种长期工作。此外，在对纵向子样本做进

一步挖掘后调查发现运输服务中介平台的人员变更率高于提供专业在线服务或微型工程的平台。 

CIPD（一家位于英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全国成年劳动人口抽样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为了克服传

统抽样调查中有关上文讨论的样本容量的局限，CIPD 扩大了零工经济从业人员对应的样本容量 24

（CIPD 2017），由此可对数字平台就业的特征和评估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此外，该调查采用基于工作

的统计法识别平台从业人员。 

从针对性调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针对性调查（尤其是线上针对性调查）比传统的抽样调查具有更多优势，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 DPE从

业人员的状况和特征，同时解决了因 DPE 从业人员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太小导致的样本容量问题。

借助众包人员使用的平台与其进行接触同样方便有效并能提高成本和时间效率25。选用大众熟知的平台

有助于募集大量的潜在调查对象，例如预计研究人员每月可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上接触到 10万

名处于活跃状态的工人（Difallah, Filatova, & Ipeirotis 2018），因此，难怪其他研究以 AMT 从业人员为

研究对象并设定了不同目标，如阐释工人的人口结构（Difallah, Filatova, & Ipeirotis 2018; Ipeirotis 2010），

分析劳动关系（Irani 2015），了解工人的工作动机（Gupta 等, 2014）或测量工作满意度（Brawley & 

Pury 2016）。 

但另一方面，针对性调查（尤其是通过平台或其他在线方式开展的针对性调查）也有其挑战。它们既没

有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抽样也无法对数字平台就业人员进行随机采样，此类调查存在双层选择偏差：首先，

只有属于调查所选平台上的从业人员才能被纳入样本；其次，某些子样本中的从业人员可能承接的多少

是短期非专业性任务，比如完成研究调研。针对上述偏差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Aleksynska 等

人（2018） 警告称，由于高薪酬工人参与调查的倾向较小，因此应将预测结果作为一种收入下限。但

COLLEEM 的调查发现与之相反：（报告）作者认为调查偏重表现高频互联网用户的信息且对专职（因

此有更多特权）平台从业人员过度采样（Brancati, Pesole, Férnandéz-Macías, 2020:6）。尽管调查通过线

上开展，但使用互联网是从事平台型工作的必备前提，因此报告作者认为在线调查合情合理。在报告成

 

24  CIPD 使用了“零工经济”一词，但他们将其概念化为数字平台员工，除了那些仅使用平台来出售商品或出租其财产的人。 

25 与 ILO 高级经济学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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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整体的调查结果时，可以根据教育、就业状态和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权重对潜在的自选择偏差作出

纠正（根据欧洲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和 ICT 调查）。然而，作者发现答案的可靠性和线上调查对象的质量

不总能尽如人意（Brancati, Pesole, Férnandéz-Macías, 2020:6）。 

ILO 众包调查的经历（Berg 2016; Berg & Rani 2018）揭示了问卷作答质量26容易出现的难题。首先，如

果调查对象无法掌控自身环境，则其对问卷的关注可能因此受到制约甚至使用机器人完成作答。Berg 

和 Rani （2018）介绍了几种测试受访对象是否重视调查的方法，以此表现作答质量。测试问题的正确

答案对专心作答的调查对象来说显而易见，检测到回答错误的观测结果则从样本中删除。调查对象可以

从问卷中选出自己了解或曾工作过的平台，Chen（即将出版）通过在其中加入虚假的数字平台检测受访

者是否认真完成问卷。其次，有偿调查可能会诱使同一名工人填写多次问卷。在 ILO 众包调查中，邮箱

地址、所用浏览器、人口数据和答复内容表现出的相似性是鉴别重复提交结果的受访者的依据。

Aleksynska 等人（2018）定期检查参与人员的 IP 地址，以此筛选重复提交的情况。 

管理数据 

管理数据也被用于观察数字平台就业的发生率或工人的行为表现。尽管用管理数据进行数据采集相对省

力，但此类数据的使用存在明显局限。普遍存在的政策局限是管理数据通常涵盖参保人群的信息，未参

保人群的信息则不包含在内。尽管管理数据在结合调查数据后可用于预测参保覆盖范围，但一般情况下

无法解释未参保的原因和影响。符合条件但未领取待遇人员的信息通常不可获取。由于DPE从业人员

的收入未达到特定阈值，因此可能无法从登记数据中加以识别27。另一难题在于，税收或社保管理数据

记录中一般不会在个人数据记录上标注“平台型工作”或“灵活就业”，这恰恰是可以完善的地方。

Abraham等人（2018）指出，理论上有关自雇就业的税收数据可以和调查数据提供的信息构成稳定的三

角关系，但管理数据和调查数据预测出的结果通常不一致。Katz 和 Krueger （2019）也在研究中发现税

收记录和调查预测结果之间存在差异。与线上平台合作以促进收税征收有助于完善管理数据来源，但税

务登记簿中不包括收入低于征税起点的工人信息。此外，数据共享信息需征得纳税人同意，这可能会导

致选择偏差。 

管理数据还可以由特定平台自行收集。例如，优步公司完成了对峰时定价和人力供给（Chen & Sheldon，

2015）以及司机人口结构（Hall & Krueger，2017）的数据采集（见上述关于由平台公司实施调查的小

节内容）。公司管理数据存在的某些短板可能影响对平台从业人员的测定，比如同一个体在不同公司注

 

26 2019 年 8 月 ILO 针对网络平台展开了一项在线调查，调查从中国网站流量排名和百度权重选出的三大在线平台——猪八戒

网、一品威客网、680 时间财富网——收集到 1,174 份样本。此外，2019 年 6-7 月 ILO 对北京地区的 711 名美团外卖骑手进行

了在线问卷调查，详见“从灵活劳工到‘粘滞劳力’：对中国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跟踪调查”（ILO，2020）和“中国线上

数字劳工平台：工作条件、政策问题和前景展望”（ILO，2020） 

27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

port_of_spain/documents/presentation/wcms_3048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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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可能会被重复统计。管理数据设置的目标未必有助于统计计算和对社会及工作条件的监测，对某些关

键信息的数据采集可能需事先与平台公司协商，且只有在符合公司政策并征得其同意后才能进行数据 

替代源和大数据 

最后，经合组织着重强调利用可替代的大型数据集填补对数字平台就业及其从业人员特征的知识缺口。

摩根大通研究所发布的《2018 年在线平台经济报告》（Farrell, Greig, & Hamoudi 2018）覆盖了 3,900 万的

支票账户样本，其中 3,800 万笔支付来自 2012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美国 23 个州和 16 所城市的 128

个在线平台。该研究将在线平台经济划分为四类：运输和非运输行业、销售及租赁业28。尽管交易记录

表明 2013-2018 年在线平台经济不断发展，但其规模仍不足以取代传统的家庭收入来源。对参与在线平

台经济的样本家庭而言，观测期内平台平均收入仅占其家庭总收入的 20%，其中从事租赁业的劳动者收

入最高，但按照大多数标准他们不能算做平台员工。调查发现大多数平台经济参与者仅将自由职业司机

作为兼职工作，与此同时，运输业从业人员的增多加剧了司机之间的竞争，平均收入随之从 2013 年的

1500 美元跌至 2018 年的 762 美元。灵活平台就业的承诺和报酬的降低导致参与在线平台经济的人员流

动率极高，为赚取更多收入，20%的司机同时注册了多个在线平台（Farrell & Greig, 2016; Mishel, 2018）。

这些发现为理解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复杂情况以及根据不同国情定义平台型工作的需要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全球视角来看，牛津互联网研究所提出要理解零工经济的运行方式就必须建立一种国际在线劳工指标

（OLI）（Kässi & Lehdonvirta 2016）。传统的劳动力市场调查难以就不断变化的数字平台就业提供实时

充足的信息，从而制约了研究人员在该主题上的研究。解决方案在于问题，Kässi 和 Lehdonvirta （2016）

利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网页抓取技术展示了实时采集劳动力市场数据的方法，以此测定全球平台就业

供需情况并建立在线劳工指标29。这一做法可以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更好理解技能-职位匹配机制以

及线上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提供更多资源。 

为什么对新就业形态和平台经济的测量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第 202 号，2012）第 22 条建议：成员国在设计或修订用于社会保障资料、统

计数据和指标编制的概念、定义和方法时，应考虑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相关指导，特别是，凡适宜时，

考虑第九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发社会保障统计数据的决议。2018 年国际劳工统计学家

大会（ICLS）明确提出完善协调劳动关系统计框架的需要，正在推进的 1 号决议强调了以中介工作30为

重点领域，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监测标准的重要性（ICLS, 2018）。由于对统计方法的选取进展缓慢同时

又缺乏常用术语，因此数字平台就业的测量过程受阻，《决议》无疑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28非运输工作包括遛狗人、上门维修等服务，销售行业指利用线上市场为产品寻找顾客的独立卖家，租赁业包括通过线上平台出

租房屋、车位及其他类型资产的出租人。 

29更多信息详见 http://ilabour.oii.ox.ac.uk/online-labour-index/ 

30包括任何数字平台就业或借助数字平台获得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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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即将开展的案头审议指出，由于无法明确各项术语测量的对象，因此术语协调性的缺失将有损国家

采集可靠并具备可比性数据的能力（Tinonin, 即将出版）。例如，部分统计局仅计入提供服务（完成在

线任务、拉载乘客等）的数据，其他统计局则将货物销售（如手工艺品销售网站 Etsy 等虚拟市场）或资

产租赁（如租房平台“爱彼迎”）视为数字平台就业。 

尽管平台型工作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仍没有形成一致定义（O'Farrell & Montagnier 2019:130）。

概念和定义的差异导致各研究和各地区之间难以产生一致的预测结果。保持定义稳定以可以在不同时间

内进行比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为确保分析趋势时不受干扰，第二次协同经济调查研究

（COLLEEM II）在两轮调查中对平台就业人员采取了同样的定义。 

采样方法的不同也会造成调查结果之间难以进行比较：使用平台公司数据库或专业调查公司建立的商业

数据库（如 COLLEEM），又或通过在线发布和滚雪球的策略招募调查对象将导致不同偏差。引起差异

的另一根源在于是否利用定义帮助受访者理解平台型工作的含义，如果调查使用了某种定义，则该定义

可能会随实际情况出现调整。在探查是否存在平台型工作的问题中所用的术语十分重要。例如有结果表

明，将问题中的受访者是否曾“主动提供”改为“提供”服务，得到的平台从业人员规模出现明显变化；对

此，COLLEEM II 研究发现原因之一可能是许多在第一次调查中想成为平台从业人员的受访者很快感

到失望并从平台中退出。除定义外，许多官方调查通过援引线上平台公司的名称帮助受访者理解平台型

工作，但这种做法有一定几率降低调查结果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中的可比性。另一项需关注的点是问

题设置是否足够广泛，以覆盖为获得次要收入偶尔承接平台工作以或偏重从主要工作中赚取收入的

群体。如综述中所言，基准期的选择同样至关重要。各研究对基准期的设置包括一周、12 个月又或不

设固定期限（您是否曾...），基准期越长，统计得到的间歇性平台就业案例越多。 

方法不同可能会导致预测结果出现显著差异31，因此欧洲统计局（欧盟委员会的统计主管机构）正计划

在欧盟劳动力调查（EU-LFS）中临时新增一项 DPE 模块。该模块目前正由专责小组负责研发，预计将

于 2020/21 年在部分成员国投入测试。 

 

31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mdt-roadmap-platform-workers.pdf  

ILO、欧盟与经合组织.《技术专家组平台就业测量指南草案》 

2019 年 9 月 IL、欧盟和经合组织联合成立平台型工作测量技术专家组，就概念和测量方法提供指

导。三家组织目前正在编写数字平台就业测量指南，该指南实为具体落实《1 号决议》 中相应观点的

准则。技术专家组进行的概念性工作将为欧洲统计局（由统计局劳动力市场统计工作特别小组指

导）计划开展的试点测试提供依据。指南将包括一项一般概念框架及相应术语，以协调参与国国家

统计局的工作并根据国际经验和最佳实践提供指导。 

信息来源: 关键人物访谈 

https://www.oecd.org/going-digital/mdt-roadmap-platform-work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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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科院“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2020-

2021）中融入良好实践调查 

应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和人社部社会事业管理中心（社保中心）要求，ILO 在“非标

就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中启动了一项相应调查；社保中心特别将平台经济从业人员作为研究重

点，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劳科院）负责此研究的实施。本节分别介绍中国关于平台产业及

其就业情况的现行研究、研究局限和 ILO/劳科院/人社部的研究设计，最后将此研究与综述中关于平台

从业人员调查的良好实践进行比较。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每年在其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中发布有关数字平台

工作的统计数据32，但报告重点关注技术及商业指标。包括滴滴出行、美团33和阿里巴巴34在内的多家平

台企业已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定期发布企业在平台经济中的发展报告。它们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并综

合数据来源，以美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服务业小店店主生活和工作洞察》为例，为掌握服务业小店店

主的工作条件并提供政策建议，调查共使用了 9,342 份调查问卷。此外，美团研究院还根据数据库记录

发布了《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阿里巴巴和世界银行在报告《电子商务发展：

来自中国的经验》终究电商就业的规模和收入水平进行了预测，该调查汇集了多种数据来源，其中包括

来自阿里巴巴平台的微型调查和整体交易数据。 

然而，关于平台经济的数据不适用于劳动统计年鉴。就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专门提供或以

其名义给出的数据而言，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它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调查问卷中加入涉及平台经济反复出

现的问题35。然而，平台经济数据无法出现在劳动统计年鉴中。尽管各省政府和人社部一次次展开调查，

但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方法且省与省之间的调查结果通常没有可以比对的数据。 

应人社部和 ILO 要求，劳科院开展了一场部分针对性在线调查，旨在收集非标准就业形态的相关信息。

问卷中的问题具体明确，包括但不限于平台经济就业。调查不仅目标与 COLLEEM II 相似，采样方法也

与其相仿。首先，劳科院借助专业负责线下和线上调查方法的调查公司建立源数据库。迄今为止数据库

中共包含 600 万条数据记录，分别来自此前调查的存储数据、其他在线调查公司和平台公司数据，记录

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每月收入、居住城市、职业和其他信息。其中一项子集数据库层层过

滤掉全日制标准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和为承接任何平台工作的退休人员。 经个人同意后，调查将这些

 

32 https://recordtrend.com/research-report/report-on-the-development-of-chinas-sharing-economy-in-2021-from-

ministry-of-information-industry/ 

33 https://about.meituan.com/research/home  

34 http://www.aliresearch.com/EN/index 示例详见：《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就业机会测算》

http://www.aliresearch.com/en/Reports/Reportsdetails?articleCode=21831；阿里巴巴与世界银行发布的《电子商务发

展：来自中国的经验》http://www.aliresearch.com/en/Reports/Reportsdetails?articleCode=52915780756574208  

35 第 9 页 （问题） ；第 29 页 （解释）: http://www.stats.gov.cn/tjsj/tjzd/gjtjzd/202006/t20200619_1769484.html 

https://recordtrend.com/research-report/report-on-the-development-of-chinas-sharing-economy-in-2021-from-ministry-of-information-industry/
https://recordtrend.com/research-report/report-on-the-development-of-chinas-sharing-economy-in-2021-from-ministry-of-information-industry/
https://about.meituan.com/research/home
http://www.aliresearch.com/EN/index
http://www.aliresearch.com/en/Reports/Reportsdetails?articleCode=21831
http://www.aliresearch.com/en/Reports/Reportsdetails?articleCode=52915780756574208
http://www.stats.gov.cn/tjsj/tjzd/gjtjzd/202006/t20200619_1769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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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中有关目标人口的信息导入样本数据库，并利用非比例分层抽样获得多组更具有代表性（包括

地区代表）的 NSFE 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 

根据本文综述中明确的良好实践，在问及个人是否为平台从业人员时必须要让受访者对“平台从业人员”

有所了解，这有助于抵挡在法律裁决和加入或退出平台中的变化。由于法律规定的调整可能导致平台工

作的定义随之发生变化，劳科院不在研究中定义平台工作的做法恰当合理，且更方便日后多次展开调查。

此外，调查未询问受访者是否属于平台从业人员，从而避免了可能因术语理解上的主观差异带来的偏差。

相比提供实际的平台公司名称，调查更倾向于描述平台公司提供的业务类型，这有助于推动调查结果在

各省之间甚至国际上的比较。 

综述指出调查中往往会出现“从业人员是否提供有效服务”的问题，即暗示从业人员已完成了相应的商务

交易；相比之下， “主动提供”服务的问法无法表明交易是否完成。例如，劳科院在调查中提出 “您是否

开展任何与这些业务相关的工作？”，问题指向“服务的供给”而非“自愿提出服务”。此外，加拿大在其

劳动力调查中询问调查对象是否曾主动提供服务（未必落实）但未提及所得收入，这表示调查中可能包

含慈善服务且没有构成商业交易。当前调查证明，平台工作带来切实收入。 

欧洲统计局计划在即将开展的问卷调查中综合利用基于工作（您是否将提供...作为主要工作？）和基于

收入的统计法（您有多少收入来自...），称两种方法可以实现有效互补。劳科院的问卷调查同样采取了

这种做法，但与法国劳动力调查（通过一系列问题筛选）筛除了将平台工作视为第二职业的受访者不同，

劳科院在调查中加入基于工作的统计法，以更详细地了解调查对象的主要和次要就业形式，同时不限制

将平台就业作为主要就业形式的可能。 

劳动力调查中普遍会设置关于过去一个基准周内调查对象的就业状态的问题。美国在对DPE从业人员的

测量中也使用了一个周的基准期，其他国家的调查则以12个月为基准（加拿大、丹麦和芬兰的劳动力调

查）。基准期内的数字平台就业允许就业率关联...过去12个月的数字平台就业情况表明了人们在数字平

台就业中的总体参与度，同时也反映了该类型就业的流行程度。 

尽管COLLEEM I中未设定基准期（“您目前的就业状态？”、“您是否通过在线平台主动参与线上经济活

动并从中获取收入？”），但COLLEEM II中使用了开放性的基准期（您是否曾...）。劳科院的方法则更

加保守——不设置任何基准期（“您是否完成...”），这一做法会低估对平台工作更长的调查结果，尤其

是对于需扩大时间范围可识别出的非连续性零工工作。然而也可以说，从事平台工作的时数比其频率具

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劳科院调查中设置了评估平台工作时数的问题：“您每月从事平台工作的时间占当

月工作时间的百分比是多少？（平台工作时间指在平台销售或提供服务所用的时间，包括实际的服务输

出时间、等待时间等）”此外，调查还就平台工作的时间长度进行了预测。 

调查根据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的现状设置了针对性问题，如居住地和就业地是否重合，这有助于明确国内

参与平台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及其来源地。2018年的COLLEEM调查同样采集了平台从业人员的国

别数据，从而识别他们是否在欧盟其他成员国工作或是否来自第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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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看，劳科院的调查模式符合在国际测量手段综述中明确的多项优良做法，为采集有关平台从业人

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的数据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对建立关于非标就业

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监测框架的贡献  

本节着重介绍如何利用在“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研究中使用的不同工具获取相关数据和信

息，推动建立非标就业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监测框架。 

ILO 认为，社会保障包含所有提供现金或实物待遇保护的措施，从而避免（a）因疾病、伤残、生育、

工伤、失业、年老或家庭成员死亡导致缺乏工作收入（或收入不足）；（b）无法获得或无力负担卫生

医疗；（c）缺少家庭支持，特别是针对儿童和成年被抚养人；（d）一般贫困和社会排斥。中国在立法

中特别明确了五项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其现金津贴和养老保险）

和一项住房公积金，此外还为贫困人口提供了低保等一系列社会救助手段，疫情期间部分失业人员获得

了低保保护。为对非标就业人员的社保覆盖面进行全面彻底的评估，理论上至少应对所有法律规定的社

会保险建立监测框架；就中国而言还应特别加入对住房公积金的监测，纵使它不是《社会保险法》规定

的险种。此外，劳动法规定带薪病假是雇主应履行的责任，因此其落实情况也可以受到监测。劳科院的

调查对社会保障采取了综合测量的方法，试图识别除社会救助和带薪病假外覆盖的一系列风险，因此可

以考虑扩大调查范围，将这一为项目开展的调查作为一种全面监测工具。  

下列表格中介绍了欧盟成员国在 2020 年实施的基础（0 version）监测框架36中有关核心指标的定义。为

进行比较，表格中加入了 ILO 给出的相关定义和指标准则。 

表 7 社会保障绩效指标 

 欧盟 ILO 

法律覆盖 “对于某一特定险种（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生育或双亲保险）：现行立法或集体协议规定

群体中的个人有权参加针对某特定险种的社会

保障计划。” 

某一类人口或其中特定群体依据现行

立法参加的保险种类数量，可参照

ILO 在第 102 号公约中提出的 9 类社会

保障项目 

有效覆盖 对于某一特定险种：群体中的个人享有待遇累

积的机会，且在发生相应风险的情况下具备领

取待遇的能力 

为某一特定情况缴纳社会保险并可在

所需时领取待遇的受雇人员比重，如

在达到退休年龄时领取养老金 

分列：男性/女性；城镇/农村；就业状

态 

 

36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358&furtherPubs=yes  

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358&furtherPubs=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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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受领人数：伤残津贴；生育津贴

；疾病津贴；工伤津贴等 

待遇充足性 如果工人和自雇人员在参保期间发生风险，建

议成员国立足本国国情，确保及时向计划成员

提供充足保护，同时维持体面的生活标准并给

予适当的收入替代，防止相关成员落入贫困。

在评估充足性时需考虑成员国的整体社会保护

体系。” 

每月从每种保险/计划中领取的平均待

遇 

缴费权重 “建议成员国确保社保缴费与工人及自雇人员的

缴费能力成正比” 

缴费不会伤害低收入人群利益 

信息来源：作者整理 

社会保障的法律范围包括对权益条件的详细描述，例如需排除的就业人员类型、等待期的资格条件37。 

有效覆盖包括两项指标，第一项是对缴费者数量的测定。不满足资格条件的申领人员未必不可以在需要

时领取待遇，因此重要的是评估那些切实领取待遇的人员是否受到风险影响。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待遇充足性。ILO 认为全民覆盖中必然包含覆盖的充足性38，同

样，欧盟委员会39（2018）提出“养老金充足性三角” 应包含三方面内容：收入维稳、贫困预防和养老金

延续。对于待遇充足性的表示，符合有关条件的工人有权依法参加相应养老金计划，通过这些计划的

规定可获悉替代率水平，从而体现待遇是否充足。 

符合资格的工人有权依法参与计划。但现实情况是，待遇权益累积存在的多种阻碍（工作不稳定、收入

波动）可能导致工人实际无法享有与普通全职职工一样水平的待遇。如果不借助管理数据集将很难对这

些内容作出评估，但遗憾的是管理数据集未必会在个人数据记录中标注非标就业和平台就业等不同类别。 

 

37 https://socialprotection-human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wcms_629864.pdf  

38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5517  

39 欧洲委员会. 养老金充足性报告（2018）：欧盟当前与未来养老金收入充足性（卷1）;  

https://www.eubusiness.com/topics/social/pension-adequacy-1 

通过对比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的社会保障法律（2018）与欧盟委员会关于向工人和自

雇人员提供社会保护的《建议》（2019.11.8）, Shoukens 等人 （2018）指出：“在依据《委员会建议》

采取的各类方法中，各国似乎将平台从业人员并入现行制度中，但忽略了根据平台工作的具体工作

条件——本质上具有灵活性——对制度微作调整。迄今为止主要的调整方法是设立收入标准线，从

而明确平台工作的相关职业特征”。 

信息来源：Shoukens, Barrio & Montebovi （2018:238） 

https://socialprotection-human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wcms_629864.pdf
https://www.social-protection.org/gimi/RessourcePDF.action?id=5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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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根据劳科院研究、其他数据来源和建议的研究方法列出了建立监测框架可依据的数据来源，其中最

后一列指出 “中国平台从业人员社保覆盖面评估” 研究是否援用了这些数据。 

表 8 监测框架基本绩效指标及相关数据来源 

指标 来源 问题 援用？ 

 

平台及 NSFE 从

业人员的特征 

 

劳科院调查 

 

当前主要的就业形式？（私营企业员工，自雇人员，

其他类灵活就业人员） 

是否为派遣？ 

全职还是兼职？ 

您是否执行任何与这些工作相关的活动（描述几种通

过在线平台承接的任务）？ 

平台工作是您主要工作还是次要工作？又或主次工作

皆借助平台？ 

工作过的平台公司数量 

 

 

√ 

 

法律覆盖范围 

 

法律法规 

 

收集省级经办管理机构对问卷的作答结果 

√ 

 

有效覆盖 

及 

切实领取的赔偿 

劳科院调查 您目前参加哪种社会保险？ 

参保需求？ 

未参保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您是否遭遇工伤事故？如有，是在执行以下哪种工作

时发生的？ 

您如何获得的工伤事故赔偿？ 

√ 

 

充足性 

 

法规条例和

管理数据 

 

替代率=理论上的待遇水平 

有效替代率=研究[受对等原则影响（根据对等原则，

工作时间及缴费持续的时间越长，领取的待遇越多或

待遇领取期限越长）] 

给付期限 

 

管理数据中

无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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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作者 

目前各省尚没有现成的社会保险法规汇编，研究团队向 10 个研究参与省份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要求

各省根据本省有关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法规条例提供问卷所需的信息。 

在调查中，对有效覆盖的衡量取决于不同制度中的缴费和未缴费人员。此外，研究还测量了参加不同社

会保险的优先需求（参保意向的维度之一——大多数可供平台从业人员参加的制度基于个人意愿）。然

而，未来可通过设置某些特定问题提高调查对象感知风险的能力，例如 “过去 12 个月是否发生以下风

险并对家庭的...造成影响？”和“下列事件是否严重影响了您家庭负担必需开支的能力” 41 。以待遇领取

实际情况测定有效覆盖面的方法适用于职业伤害评估（您是否遭遇工伤事故？事故发生时您是在从事以

下哪种工作？您如何获得的工伤赔偿？），在未来研究中可将这些扩大到其他风险领域。 

调查为从国际上衡量数字平台从业人员获得的社会保护提供了启示：纳入覆盖并不一定意味着从 DPE中

获得社会保障，从业人员也可能在从事其他工作中参保。劳科院在研究中就是否存在其他次要就业形式

进行了评估，但没有将参保归结为主要或次要就业的结果，因此未来调查可以完善的一个方面是明确询

问调查对象是否是作为平台从业人员参保。 

最后，测量待遇充足性需要借助数据集之外的特定问题，但更可靠来说，需在这一过程中利用针对各省

的管理数据集。事实上，中国没有一致的缴费基数政策，决定各省缴费基数和权益条件的因素差异悬殊。

为了分析基金覆盖的不同就业形式的有效替代率，Zhao, Li, Wang（2019）根据某地社保机构提供的管

理数据（含所有参保人员历史缴费和待遇领取记录）进行了有效替代率测算。此外，该数据还可用于测

量如不同类别工人的待遇水平和待遇领取期限。 

 

40 https://ideas.repec.org/a/gam/jsusta/v11y2019i24p7196-d298355.html  

41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

port_of_spain/documents/presentation/wcms_304853.pdf  

管理数据？见研究 见研究40 （

Zhao, Li, 

Wang 2019

） 

 

缴费权重 

 

 

 

劳科院调查 养老保险缴费占您收入中的比例是多少？ 

您的养老保险缴费是什么水平？ 

您认为当前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是否过重？ 

√ 

https://ideas.repec.org/a/gam/jsusta/v11y2019i24p7196-d298355.html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port_of_spain/documents/presentation/wcms_304853.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sro-port_of_spain/documents/presentation/wcms_3048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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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结论 

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约占欧盟和美国劳动力的 1-2%，在中等及低收入国家却日益普遍42，这一现象近年引

发了统计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体来看，对 DPE 从业人员的数据采集有 4 种主要策略： 

- 通过传统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识别参与平台就业的人口， 

- 在线发布针对性调查，可由数字平台实施， 

- 政府或平台收集的管理数据， 

- 可替代数据源，如银行支票账户和网页抓取 

每种策略均有优势和劣势（见表 9 总结），各国如希望理解并监测劳动力的数字平台就业情况，应综合

利用传统和针对性调查、管理数据以及可替代数据源对信息进行处理后的得到结果。 

抽样调查（如劳动力调查）旨在预测非标就业人员和数字平台从业（基于线上和位置）人员的规模，但

可能不适用于详细了解这几种就业类型的工作性质和条件；相反，针对性调查的目的不在于结果预测，

而是为了了解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工作条件。 

表 9 数据收集策略概览 

数据来源 优势 挑战 

大规模统计调查

（劳动力调查，

家 庭 调 查， ICT

使用情况调查） 

 预测平台就业发生率 

 识别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主要特征 

 跨国比较（缺乏国际定义） 

 统计能力水平低（DPE 观测例数有限） 

   不适合详细询问 DPE 从业人员的工作性

质和条件 

 认知挑战（受访者可能无法充分理解

DPE 定义） 

针对性调查  深入了解对数字平台从业人员的特

征和工作条件 

 无法代表全部的劳动力或数字平台劳动

力 

 选择偏差 

管理数据  预测 DPE 发生率 

 和研究数据构成稳定的数据三角 

 观测平台的市场份额及税收/社保是

否合规 

 数据不易获取 

 未必能识别平台从业人员 

可替代数据（大

数据，网页抓取

等） 

 预测 DPE 发生率 

 观测与数字经济有关的交易 

 填补特定问题的数据空缺 

 挑战和局限取决于数据来源 

信息来源：作者整理 

 

42 根据关键人物访谈和美国劳工统计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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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中国的平台从业人员不断扩大，就业形式更加多元，劳动关系更加复杂，但尚没有形成稳健且

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数据。如果缺乏合同类型、工作时数、收入水平、社保状态或平台就业工作等信

息，将无法对劳动保护需求做出精准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我们建议设立一种便于实施的全面监

测和政策框架并将不同工作形式纳入其中，例如考虑平台从业人员在承接平台工作的同时从事更多传统

类型的工作，或在平台工作与其他工作形式之间切换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在采集兼具代表性和周期性的数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人社部合作，国家统计局可实

现对关键数据的采集和连续监测，进而为与平台就业和劳动保护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权威数据支持。采

取通用方法和针对性调查进行补充，从而更加详细全面、准确地描述平台就业情况。43 

劳科院的研究以国际良好实践为依据，为更详细查询非标就业人员和平台从业人员的工作及社会保障

情况奠定了可靠的方法论基础；其次，研究融入其他数据来源和方法，共同为建立一种应对主要问题的

连续监测框架提供了关键信息；最后，社保经办管理数据库中分项数据的建立，和对非标准就业形态中

的工作及平台工作的标注都将显著增强监测框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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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术语表 

 

表 10 相关概念术语表 

术语 定义 

众包工作 一种特定的网络平台就业类型，由一个公司或机构将具体任务通过某种网络应用外

包给非特定大众，该过程被称为‘众包’。  

数字经济 利用基于网络的数字技术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买卖。 

零工经济 该术语经常用于指代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的去结构化的工作安排，同时还可将适用

范围扩大到在平台从事日常工作或执行单个短期任务的工人，包括在特定地点

等待雇主挑选承接短期任务人员的日结劳工，以及娱乐产业中的自由职业者，

例如进行单场演出或现场演唱会。 

互联网工作,或 

‘平台就业’ 

互联网就业，或 ‘平台就业’指由互联网平台为非平台企业员工的就业人员组织或协

调就业。 

微就业平台 未就业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劳工平台，该平台向公司和其他客户提供大量灵活的

劳动力（一种“众包”）以完成小型任务（大多为文书工作），任务可通过使用电脑

和网络连接远程完成。 

在线平台 在线平台可被当作数字“位置”：用户可在这些线上空间内获取信息或进行社会或经

济互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们是数字版的公众广场、社团或市场。 

平台经济 本质是利用在线平台减少劳务外包与在获取临时货物和服务中产生的交易成本 

数字平台就业 平台员工（或从业人员）指利用应用软件（如优步）或网站（如亚马逊土耳其站点

）与客户进行匹配，从而提供服务并换取收入的个人，该类人员提供运输、编码、

产品说明书撰写等覆盖广泛的服务。 

信息来源：Tinonin （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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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关键人物访谈 

 

表 11 关键人物访谈列表 

姓名 职位 组织 

Janine Berg 高级经济学家 ILO 

Michael Thye Frosch 劳工统计部负责人 ILO 

Riccardo Gatto 劳工统计学家 欧洲统计局 

Uma Rani 高级经济学家 ILO 

 

附录 3：表格：以调查为 DPE 测量工具 

 

表 12 全国抽样调查中使用的测量方法概览 

国家 年份 基于收入的

统计法 

基于工作

的统计法 

问题数

量 

对所讨论的互联

网平台从业人员

的定义 

给定平台示

例 

全国劳动力调查或家庭收入/预算调查 

加拿大 2016 X  2 - + 

中国       

丹麦 2017 X  3 - + 

法国 2017  X 1 - - 

芬兰 2017 X  2 - + 

意大利 2019  X 3 - + 

俄罗斯 2019  X 3 - - 

新加坡 2018  X 完整模

块 

- - 

瑞士 2019 X  4 - + 

美国 2017  X 4 + + 

其他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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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德国经

济研究所社会

经济调查小组

调查 

2020  X 完整模

块 

+ - 

美国：兰德-普

林斯顿生活调

查小组调查 

2018  X 2 - + 

信息来源：基于 Tinonin 研究 （即将发表） 

 

表 13 用于在所选标准劳动力调查和家庭调查问卷中识别非标准形态就业、工作条件和社保覆盖情况的

变量 

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欧盟收入调查

（SFS）结构 

 

 

2002, 2006, 2010, 2014 

（每 4 年汇总一次微

观数据） 

所有类型均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员工和自雇员工，不包括

：通过服务费或佣金获得全部薪酬、不在工资表单之列的

就业人员或自雇人员；以利润分红获取全部薪酬的人员、

家庭工人、自营作业者和无偿义务帮工 。 

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

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区

国家 

目标： 

提供有关调查对象在欧盟成员国及候选国收入的准确统一的数据，以进行决策和研究。收入结构调查是一项大

型的企业样本调查，可就薪酬水平与职工（性别、年龄、职业、工龄、取得的最高学历等）及雇主（经济活动

、企业规模和位置）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给出详细可比的信息。 

相关问题包括：（M:强制，O：自愿选择） 

1.在企业的服务年限（M） 

2.全职或兼职员工（M） 

3.占全职正常工作时数的 %（保小数点后保留两位）（M） 

4.雇佣合同类型（M） 

5.员工所属本地单位的识别码（M） 

6.雇主代员工缴纳的强制性保费和税费（O） 

7.强制性社保缴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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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

计调查（EU-SILC） 

 

 

2004-2018, 横断面调查; 

2005-2018, 纵向调查. 

 所有家庭户与其中满

16 岁及 16 岁以上的成

员，集体户和机构中的

人员通常不包含在内。 

每年 4 份数据文件：家

庭登记，家庭数据，个

人等级，个人数据 

欧盟国家, 冰岛、挪威

、瑞士；其他自愿参与

调查的国家 

 

目标： 

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调查旨在实时收集与收入、贫困、社会排斥和生活条件相关的横断面及纵向

微观数据，所收集的数据具有实时性、可比性，并覆盖多项维度。 

相关问题包括： 

1.主动求职 

2.可开展工作 

3.自定义的当前经济状况 

4.就业状况 

5.职业（ILO 国际职业标准分类-88/ -08） 

6.每周用于主要工作的时数 

7.作为全职员工的月数 

8.作为兼职员工的月数 

9. 作为全职自雇人员（包括家政工人）的月数 

10.作为兼职自雇人员（包括家政工人）的月数 

11.合同类型 

12.员工收入或近似现金收入 

13.从自雇就业中获得现金津贴或造成损失 

14.从个人养老金计划中获得的养老金 

15.个人养老金计划中的定额养老金 

16.养老保险待遇 

17.遗属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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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欧洲劳动力调查 

 

 

按季度&年, 1983-2018  个人家庭中 15 岁及 15

岁以上的人员，机构/

集体家庭中参加义务兵

役或社区服务的人员不

包含在内  

欧盟成员国, 英国, 欧洲

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冰

岛, 挪威和瑞士）, 黑山

共和国 , 北马其顿, 塞

尔维亚, 土耳其 

相关问题包括: 

-劳动状态 

1.基准期内的劳动状态 

2.职业地位 

3. 持续领取薪酬或工资 

4.职业 

5.监督职责 

6. 在本地单位工作的人数 

7.开始为该雇主工作或成为自雇人员的时间（年/月） 

8.全职/兼职的区别 

9.从事兼职工作的原因 

10.工作的持久性 

11.从事临时工作/订立限时劳动合同的原因 

12.与临时就业机构订立合同 

13.非正式工作/倒班工作/晚班/夜班/周末工作 

14.每周一般工作时数 

15.基准期内就主要工作/次要工作有偿/无偿加班 

 

- 第二份工作 

16.存在 1 种以上的工作或业务 

17.职业地位 

18. 基准期内从事第二职业的工作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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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常规问题，调查每年设计一个特定模块以收集劳动力市场最新出现的问题，以此得到的信息

为横断面数据。相关年份及信息可以是44： 

 

1.与工作分配及时间安排相关的问题（2019）45： 

1.1 弹性工时（指可自主决定工作时间） 

1.2 自主减少工作时数（1-4 级，从非常容易到非常困难） 

1.3 休假自由 

1.4 预期工作时间的灵活性  

1.5 是否可以在空闲时间工作  

1.6 出勤或工时记录（自动/人工手动录入） 

1.7 时间压力下的工作 

1.8 工作自主性（对订单及内容的影响） 

1.9 主要工作地点（办公室、不固定等） 

2. 与自雇就业有关的问题（2017）46 

2.1 组织上的依赖性（影响对工时的决策） 

2.2 自雇就业的主要原因 

2.3 作为自雇人员面临的主要困难 

2.4 与业务伙伴合作（与合伙人合作和/或其他自雇人员开展网络合作） 

2.5 更偏向主要工作的职业地位 

 

 

44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

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labour_force_survey_%E2%80%93_main_features_and_legal_basis#Main_features_of_th

e_EU-LFS 

4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17.340.01.0035.01.ENG 

47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ork-for-youth/WCMS_191853 

调查 时间  目标群体 地区 

从学校到工作的转

变调查（SWTS-

ILO）47 

2012-2015 15-29 岁的年轻人 亚美尼亚，孟加拉国，贝宁，巴西，柬埔寨

，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萨尔瓦多，前南

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牙买加，约旦，吉尔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labour_force_survey_%E2%80%93_main_features_and_legal_basis#Main_features_of_the_EU-LF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labour_force_survey_%E2%80%93_main_features_and_legal_basis#Main_features_of_the_EU-LF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labour_force_survey_%E2%80%93_main_features_and_legal_basis#Main_features_of_the_EU-LF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17.340.01.0035.01.ENG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ork-for-youth/WCMS_19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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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作者 

 

 

  

 

 

 

 

 

 

 

47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ork-for-youth/WCMS_191853 

 

 

 

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摩尔多瓦，黑山，尼泊尔，秘鲁

，刚果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塞

拉利昂，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乌克兰

，越南，西岸和加赞比亚的加沙地带 

 

目标： 

收集有关年轻人及其背景特征的劳动力市场信息，识别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需求特点。 

相关问题包括： 

1. 雇佣合同（临时合同、无合同或口头订立等 ） 

2. 每周一般工作的时数 

3.更愿意通过更多工时赚取更多收入还是更少工时更少收入 

4.  每周工作时间低于正常时数（检测与时间相关的不完全就业或因工时过少造成的不充分就业） 

5. 就业状态 

6. 待遇权益（薪酬/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险的领取） 

7. 一年内在相同地点就业的可能性（对工作无保障的认知） 

 

欧盟提供资金支持 

技术简报由中欧“提高中国社保经办服务能力，实现全民社会

保障”项目编写 

技术简报内容不代表欧盟观点 

https://www.ilo.org/employment/areas/youth-employment/work-for-youth/WCMS_191853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projects/WCMS_713539/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beijing/what-we-do/projects/WCMS_713539/lang--en/index.htm

